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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老家双季槐第二季成熟时节，我的任务
就是回村帮父母干活，收割、晾晒槐米。今年由
于母亲骨质疏松在运城小妹家里养病，我们兄
妹几个同父亲就轮换着一边看护母亲，一边抽
空回家收割槐米，紧张忙碌并快乐着。

十月二日上午，我和父亲回村在地里收
割槐米，歇息间突然看到有个未接电话——
是我大姑打过来的。我速回拨过去，大姑说她
在家蒸了些菜卷，我和父亲中午就不用做饭
了，让我从地里回来了去她家取一下。

在村里，大姑家同我老家，也就是她的娘
家相距不远。大姑父在城里工作，大姑随姑父
平常也住在城里。大姑父退休后，他们二老也
时常回到农村老家看望左邻右舍，住上几天。

如今，大姑和姑父已是八十高寿，然而在
我记忆中，他们始终容光焕发，不见老态。他
们一旦回到村里，大姑总会提着好吃的去探
望她那七十多岁的弟弟、妹妹们。我怕大姑看
到我与父亲从地里回来了，亲自把菜卷送来，
便匆忙去取。那一天，我又一次吃到大姑做的
美味饭菜。看着父亲吃着热气腾腾的菜卷，那
真是一个香啊！

弟妹年龄古来稀，时刻都还放在心。
三天两头电话打，吃喝冷暖问个遍。
此乃姑父在大姑八十大寿时《祝贺老伴

生日有感》讲话中的颂词。长女如母，感人至
深。

记得一次和大姑聊天，大姑讲了好多好
多，说她自己活了一辈，就是做了一辈子饭。
大姑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大，父亲比大姑小
九岁。大姑十一岁时，他们的母亲就因病辞
世，我的爷爷一人艰难地抚养他们姐弟四人。
大姑出嫁本村，离娘家不远，每到吃饭点，她

总是先将自家老人的饭菜做好，而后快速赶
到娘家为我的爷爷和父亲他们做饭干家务，
一切备好便悄悄抹着眼泪回家。

还记得有一年，父亲车祸住院两个月，大
姑是每天变换着花样给父亲送来热气腾腾的
精心烹制的饭菜，从不间断。

大姑照料父亲，一眨眼，就是一辈子。
不仅如此。
我在城里读高中时期，周日不是到大姑

城里的家吃顿好饭，便是大姑让表弟他们送
好饭到学校。后来我长大，在城里工作了，成
家之前，每逢端午、中秋等佳节，大姑都会让
表弟、表姐他们送来自己亲手制作的丰盛美
食。同样，我的弟弟、妹妹们也无限地享受着
大姑的挚爱。

大姑关怀内侄，直到如今，从不改变。
大姑八十大寿，我们自家亲戚欢聚一堂，

共祝老寿星“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
松”。父亲和我们一道尽情地表达着无限的、
浓厚的、用什么方式都无以言表的深情祝福。
姑父在年前就着手撰写的《祝贺老伴生日有
感》更是生动地彰显了大姑的勤劳能干、勤俭
持家、为儿女操心以及严己宽人心底善的品
格和风采：

为了儿女她不烦，样样事情挂心尖。
看着抖音学做饭，煮的油条赛饭店。
蒸包子，煮麻花，羊肉泡馍一口鲜。
儿女吃了还不算，临走还要提上点。
吃饭花样她做遍，再苦再累她不闲。
在家庭寿宴上，我就觉得这个皮冻菜特

别好吃，表姐告诉我，那是大姑自己制作的皮
冻。那是真好吃啊，我一股劲就吃了个底朝
天！

最好吃的饭
■■李其华李其华

乡 愁 ，是 一 种 深 深 植 根
于 内 心 的 情 感 。 著 名 诗 人 余
光 中 将 乡 愁 具 象 化 为 小 小 的
邮 票 ，“ 小 时 候 ，乡 愁 是 一 枚
小 小 的 邮 票 ，我 在 这 头 ，母
亲 在 那 头 …… ”他通过邮票这
一意象，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与
母亲分隔两地，只能借书信传
递思念的无奈和愁苦。乡愁，
如同一张无形的网，将人们的
心与故乡紧紧相连。然而，不
同的人，其乡愁的表现形式和
内涵也各不相同。对于在外打
拼的农民工兄弟来说，乡愁是
工地上疲惫时对家乡那片肥沃
土地的思念；企业家们的乡愁，
或许是在商海拼搏中对家乡淳
朴人情的留恋；作家、艺术家的
乡愁或许是那一轮高悬夜空的
明月，是秋风中飘零的一片落
叶，也或许是一首悠扬的古老
歌谣。

我 的 乡 愁 则 是 缠 绕 在 舌
尖、承载着童年味觉记忆的软
糯香甜的红柿子。

当第一缕凉风拂过脸颊，
我知道，故乡的柿子该红了。
想象着那满树的红柿子，如同
一盏盏小巧玲珑的灯笼，在风
中摇曳生姿。走近一看，红彤
彤的柿子，圆润饱满，散发着诱
人的光泽。有的柿子还挂着一
层薄薄的白霜，仿佛披上一层
洁白的轻纱，更增添了几分神秘的美感。

柿子，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用那红红的果
实，为天地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俨然是大
自然用最浓烈的画笔勾勒出的画卷，美得让
人心醉；它用那甜甜的味道，给人带来了一份
美好的回忆，点亮了我心中那份最浓的乡愁。

记忆中故乡的柿子树，总是生长在乡村
的角落里。它们或许在田间地头，或许在房
前屋后，默默地陪伴着人们度过一个又一个
春秋。每到柿子成熟的时候，整个村庄都弥
漫着一股甜甜的柿子香。孩子们在树下嬉戏
玩耍，仰望着枝头那熟透的柿子，满心欢喜。
大人们则拿着长长的竹竿，小心翼翼地将柿
子采摘下来，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自打我记事起，母亲讲给我猜的第一个
谜语就是“身体圆圆没有毛，不是橘子不是
桃，云里雾里过几夜，脱去绿衣换红袍”。小
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柿子。那甜甜的味
道，仿佛能让人忘却一切烦恼。因此，我总是
迫不及待地盼着柿子成熟。一旦柿子开始泛
红，我就会缠着父亲带我去摘柿子。父亲轻
轻地用竹竿敲打树枝，熟透的柿子便纷纷落
下。我兴奋地在地上跑来跑去，将一个个红
彤彤的柿子捡到篮子里。回到家后，母亲会
把柿子洗净，有的做成柿饼，有的放在窗台上
晾晒，让它们慢慢变软。或是把柿子放在一
个罐子里，再混放上几个苹果做引子，不几
天，柿子就熟软了。

柿饼是故乡的传统美食，制作过程虽然
烦琐，但充满了浓浓的乡情。母亲先把柿子
去皮，然后将柿子一个个地摆放在竹匾里，放
在阳光下晾晒。在晾晒的过程中，她会不时
地 翻 动 柿 子 ，让 它 们 均 匀 地 接 受 阳 光 的 照
耀。经过几天的晾晒，柿子变得干瘪，表面也
结出了一层白白的霜。这时候的柿饼，口感
软糯，甜而不腻，咬上一口，满满的都是幸福
的味道。

除了柿饼，软柿子也是我的最爱。那熟
透的软柿子，轻轻一吸，甜甜的汁水便流入口
中，让人回味无穷。农历七月份的时候，树上
就开始有星星点点的“蛋柿”可以食用，在我
们当地有“蛋七不蛋八”的谚语，意思是柿子

生长到七月份的时候，有些虫伤和
早熟的柿子就变红发软（俗称“蛋
柿”），即可以食用；到了八月份的
时候，树上全是齐刷刷的好柿子，
但由于未到成熟季节，反而不能食
用。

所以，当时我和小伙伴们最期
盼的就是农历七月份。其时，我会
和小伙伴们一起骑着自行车，赶往
邻 村 燕 家 卓 、畔 南 村 的 坡 上 柿 树
园，小心翼翼地攀爬上柿子树择摘

“蛋柿”。摘满一草帽盔“蛋”了的
软柿子后，我们就坐在树下，一边
欣赏着美丽的风景，一边品尝着天
然的、甜甜的美味，那是童年最美
好的时光……

柿子不仅味道鲜美，而且还具
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多种
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很有
好处。在中医里，柿子还有着清热
润 肺 、生 津 止 渴 、健 脾 化 痰 等 功
效。因此，柿子不仅是一种美味的
水果，更是一种天然的保健品。

那时候，村里的老人们常说，
柿子红了，家就不远了。对于年少
的我来说，并不太能理解这句话的
深意。只知道柿子红时，便是我们
最快乐的时光。只知道爬上树，挑
选那些熟透的柿子，轻轻摘下，然
后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让那甜蜜
的汁液瞬间在口中散开，一直甜到
心底。

如今，我虽然身处城市，远离
了故乡的山水田园，那份柿子带来
的简单快乐却成了心中最珍贵的
回忆。秋天来临时，我总会想起那

挂满枝头的柿子，想起那甜甜的味道和浓浓
的乡愁。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柿子就像是
一位久违的朋友，总能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一
丝温暖和慰藉。每当看到街头有卖柿子的摊
贩，我总会忍不住停下脚步，买上几个。然
而，那柿子入口，却再也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故 乡 的 柿 子 ，承 载 着 太 多 的 温 暖 与 亲
情。那些年，每到柿子成熟的季节，父母总是
会精心挑选一些带给我。当我收到那蛇皮袋
子包裹的柿子时，就仿佛收到了来自故乡的
深情呼唤。打开包裹，那熟悉的果香扑面而
来，瞬间让我的眼眶湿润。这一个个柿子，不
仅仅是美味的果实，更是父母对我的牵挂和
关爱。那些年，柿子红了的季节，也是故乡最
热闹的时候。亲朋好友们会相聚在一起，分
享着收获的喜悦。大家围坐在柿子树下，品
尝着甜美的柿子，谈论着家长里短，温馨的氛
围弥漫在整个村庄。那些笑声、那些话语，至
今仍萦绕在我的耳畔，成为我心灵深处最温
暖的慰藉。

今天，故乡的柿子树或许依然繁茂，但那
些曾经一起在树下玩耍的小伙伴们已经各奔
东西，父母也先后辞世，早早离我而去。然
而，每当看到那红红的柿子，那份浓浓的乡愁
便会涌上心头，让我无法释怀。

乡愁，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它是对
故乡的深深眷恋，是对亲人的无尽思念，是对
往昔岁月的美好回忆。而红红的柿子，更像
是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通往心灵深处的
乡愁之门。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总是在不停
地追逐着梦想，却往往忽略了内心深处最真
实的渴望。当疲惫不堪时，当迷茫无助时，故
乡的那片柿子林总会出现在我的梦中，给予
我力量和勇气。

或许，有一天，我会再次踏上归乡的路
途，在那柿子红透的季节，回到我魂牵梦萦的
故乡。我要亲手摘下那熟透的柿子，再次感
受那份甜蜜与温暖。我相信，那一刻，我的乡
愁将会得到最完美的慰藉。

柿子红，乡愁浓。
这份乡愁，终将伴随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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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会经过一所小学。校园里书声琅琅，
充满了喧哗与希望。

某夜，我与妻子躺在床上，柔和的灯光照亮了
屋里的每个角落。妻突然说起一件事，问我还能
想起租房的那段日子吗？我怎能忘记那段时光，
这所小学二十年前还是一片民房，我俩当时就住
在那里。

那时，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妻子有孕在身。我
俩吃了上顿没下顿，朋友给我们找了一处便宜的
房子，我便欣然应允。

我们搬进去时，才知道房里没有电。这是一
处荒芜的平房小院。院落里唯一的亮点是有一个
水龙头，用水方便。房共有三间，房东锁了两
间，给我们留了一间。前边小屋做厨房，里边套
间做卧室。屋里阴暗，墙皮脱落，斑斑驳驳像毛
坯房。屋里又潮又湿，地上不时爬出一只蜈蚣，
把胆小的妻子吓一跳。唉，对于还挣扎在温饱线
上的人来说，没有权利讲究舒适，只要能遮风挡
雨就知足了。

厨房里一个简易的液化气灶、几双碗筷。卧
室里支了两张花 600 块钱买的折叠床，因没有电，
21 寸小彩电成了摆设。我们夜夜点蜡烛照明，有
多少个夜晚，我们在黑暗中追求光明。距我们一
墙之隔，楼房林立，灯火辉煌。

春天了，妻妹给了几颗丝瓜籽，我在房前用铁
锹翻了一块地，就势把种子点了进去。没几天丝
瓜籽破土发芽了，嫩绿的芽苗在阳光照耀下，生气
勃勃。那时，我在一家偏远的商场里租赁柜台销
售小物件，用以维持生计。早出晚归的缝隙时间
里，我就盯着幼苗看一会，心里不由得喜悦起来。

妻子妊娠期生理反应强烈，吃了东西就吐。
我是一个粗心的男人，看她吃不下食物束手无策，
也不知道说句暖心的话，只知天天出去守店。她
那时缺乏营养，身体虚弱有气无力，走一段路要耗
费很大的力气。想吃点好的，囊中羞涩，实在馋
了，走路去市场买最便宜的小鱼回来煎。她有次
出门遇见邻居大娘。大娘看着她蜡黄的脸色大吃
一惊，心疼地说：“孩子，你瘦多了，女人怀孕了要
吃点好的补补身子，这样下去可不行。”这些话她
从来没告诉过我，直到今天才把难以启齿的话如
豆子般倒了出来。

那时岳母几次了都想从老家来看她，她怕岳
母伤心，均以委婉的理由拒绝了。还是她退休了
的姨姥姥经过打听，找到了我们。她看到我们住
在寒酸的平房里，着实难受了一阵子，说我们过的
日子还不如捡破烂的。

丝瓜长势喜人，开枝散叶一天一个变化。我
守着水龙头，得空就浇上几瓢水。妻子找来废弃
的竹竿，插在丝瓜苗旁，用绳子将丝瓜藤与竹竿缠
绕在一起，丝瓜藤顺着竹竿向上攀缘。

酷热的夏天，上午刚浇过水，天黑时瓜叶就打
蔫了，我继续浇水。没几天，丝瓜藤蓊蓊郁郁爬满
了窗台，爬上了房顶，又顺着横七竖八的电线侵占
了院里的上空，茂盛的叶像一张绿色的网将院子
罩住了。即使艳阳高照，站在下面也很凉爽，惬意

极了。
某日，我看到头顶的丝瓜藤上盛开的小黄花，

如星般点缀着略显生机的小院。不日，又长出丝
瓜来。一天工夫，丝瓜长得又粗又大。妻子摘了
鲜嫩的丝瓜给我们炒菜，我们的一日三餐从此多
了美味的丝瓜。后来丝瓜越长越多，我们吃的速
度远远赶不上它长的速度，索性任其疯长。丝瓜
挂满了小院，本应被夏季做成一道美食，错过了采
摘，被无奈晾晒成为一幅孤零的秋景。

她每次要吐时，匆匆跑出屋，蹲在树坑旁哇哇
吐起来，吐尽了食物吐酸水。我轻轻捶着她后背，
也许她能舒服些。

过段时间，想家了，我俩走到路边的无人电话
亭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报喜不报忧，不愿让家人为
我们担忧。

某夜，我很晚才回来。推开大门，她还坐在院
里的凳子上。我问她咋还不进屋？她指着天上的
月亮说：“你没看今晚的月亮特别亮吗？”是呀，没
有灯光照射的那轮圆月又大又亮。为了多看一会
儿月亮，为了不辜负良宵美景，我俩彼此说着宽慰
的话，在院里站了很久很久。

无心插柳柳成荫。那年，我俩无意种了几苗
丝瓜，没想到它长得如此茂盛。我们搬家时，丝
瓜藤上挂满了风干的丝瓜，一阵风吹来，把那些
丝瓜吹得哗哗作响，好似听到了悦耳的风铃声。

挂满丝瓜的小院挂满丝瓜的小院
■■谷树一谷树一

本版责编 赵卓菁 校 对 李静坤 美 编 冯潇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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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早晨
那片湖水
躺在大地的胸怀
红色的枫叶
在湖边一晃一晃
白色的桥，绿色的青苔
画着渐变色的画
银色的水面上浮光跃金
跳跃着，跳跃着
天空的蓝
渐渐弹奏起尧梦湖的歌
涑水桥两岸，风轻轻吹
呼唤着，呼唤着
每一缕都收藏着故事

原木观景楼站立在湖边
驻足，驻足
湖水就在你脚下
竹林守望着木栈道上的行人
阳光跳上白桦林的叶子
拍醒了无数人的梦乡
照亮了大地的每一寸土壤

白色风车在远山连成线
跃上山峰
起起伏伏
前行，前行
灯塔就在你前方

那片湖水
■赵卓菁

熟悉的面孔，久违的热闹，这一场古会带来的
满满幸福感让我久久无法忘怀。

岁月的长河里，董村古会就像一颗明珠，深深
地镶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进城后，我三十余年没有去过董村古会了，但
每年到了那一天，不能前往的时候，总觉得有点缺
憾。

儿子今年在老家盖了几间新房，回去有了落
脚的港湾，我和妻子头一天便赶回家乡，准备去上
董村的古会。其实什么也不需要买，就是凑个热
闹，弥补心中几十年来的遗憾。

早晨，一缕阳光刚刚现身，院中那棵大梧桐树
叶子上的寒露还很明显，那些多年来在院中充当
主人的小鸟已发出了清脆的叫声，我便急不可待
地起床，收拾一番，吃口便饭，准备捷足先登去上
会。

自 古 以 来 ，中 国 人 就 非 常 重 视 各 种 节 日 。
刚打开门，对门堂哥已在门口擦电动自行车。我
明知故问：“去不去？”“咋不去！”堂哥抬头一笑。
别人我不清楚，古会对于堂哥可以说是了如指
掌。他刚过耳顺之年就“躺平”了，什么也不干了，
去附近上集赶会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上集那
是家常便饭，上会对他而言绝对就是一个隆重的
日子：衣帽整洁，电车发亮，碰上个熟人，下馆子弄
盘花生豆，能喝到太阳落山一醉方休。堂嫂告诉
我，你哥古会前一天就去董村跑了几次了，一会儿
去给朋友占摊位，一会儿去探听今年是哪里的剧
团唱大戏。可见，堂哥古会前数日就已经进入了
角色，期盼着这个好日子的到来。

我在电视上多次看过欧洲的足球赛，座无虚
席，人山人海。刚开始，我感到很诧异，欧洲人怎
么有那么多闲工夫看比赛，后来解说员一语惊醒
梦中人，原来人家是把一场球赛当作一个节日、一
场盛会来参加的。观战席上，你可以完全放松自
己，你可以大扭屁股、大伸腰肢，你可以声嘶力竭、
大喊大叫，甚至你可以肆无忌惮地搞坏、搞笑。试
想，平时你如果在人多的地方这样，人家不把你当
疯子才怪呢！

当然，农村人由于种种原因不大可能在一场
球赛上狂呼乱叫，那么上集尤其是赶会便成了他
们的主要娱乐方式。上古会和外国球迷参加盛会
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首先，能见到平时见不到的熟

人；其次，人数众多，能够凑得起那非凡的热闹。
其实，不论古今，不论中外，爱热闹是人的本性。
穿流在商品满目琳琅的街道上，不时和好久未见
的熟人打招呼，甚至拉呱一阵，总有一种与平常不
一样的感觉。我想，大部分人要的就是这种感
觉。就好像钓鱼爱好者要的不一定是鱼，要的是
享受垂钓的过程，不然，为什么我几次见他们结束
钓鱼时，好些人把鱼又“咕咚、咕咚”倒进了水里。

十点刚过，温柔的阳光洒在人们身上不冷不
热，火车道旁清澈的小河里水光闪闪，不时有小
鱼小虾在里边翻腾，闹出几圈不一样的涟漪；大
道旁高大的树木在微风的吹拂下，发黄的叶子跳
起了曳步舞，有些大胆的黄叶偶尔飘飞到人们脸
上、身上，好像在殷勤问候忙碌一年的农人们。
岁月静好，农事休闲，又逢周日，今年古会的规
模最少比平时集市大四五倍，街道上已完全放不
下更多的摊位，摆摊设点的只得往公路上两头延
伸，大街上、公路边、小巷里到处都是摊点，到
处都是人流，到处都在吵闹，吆喝声、喇叭声、
吵闹声、议价声连成一片，各种果蔬摆满一地，
各种服饰挂满街旁，各类食品香味扑鼻，几辆汽
车被卡在街中一动不动，电动自行车瞅准空隙穿
来走去。

水光潋滟晴方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卖掉农
产品后腰包鼓起来的农民们要奢侈一回、潇洒一
把。人们或单打独游，行色匆匆，直接走向要购
买的物件处，三言两语，拿物走人；或携家带
口，漫步移动，目光游离不定，不时瞟向两旁的
各色商品。大人们在盘算着购置家中缺少的物
件，小孩子贪婪的眼光紧盯着美食，小情侣们手
拉手在人群中穿梭，随时出手给亲爱的人送上心
仪的礼品。

古会上的东西，不知什么原因，比城里便宜许
多。发小狗蛋吃力地抱着一捆大葱，我随口问道：

“多少钱一斤？”“八毛！”狗蛋一只手擦了额头上细
微的汗水。哎哟！想起前几天我到农贸市场买了
同样成色的大葱，每斤还两块五呢？这不亏到海
底了嘛！

最热闹的地方还数戏台下，当我和妻从人群
中穿过来走到戏台门口的时候，虽然离开戏还有
一个时辰，但只进不出的队伍让我站在大门口望
而生畏，前望不见头、后瞅不着尾的人群完全可以

用“雄壮”二字来形容。来前堂哥告诉过我，今年
镇政府花费了几十万元将原来破败不堪的大舞台
修缮一新，又邀请了驰名河东的“雪变剧团”前来
演出，青海的羊肉昨夜已运到街上……这些刺激
着人们的嗅觉，挑逗着人们的神经，他们要过来一
览无余、一探究竟、一饱眼福。

我 保 守 估 计 了 一 下 ，观 众 至 少 在 五 千 人 向
上。观众席的两旁和背后搭满了五颜六色的棚
子，好几家“一把抓”锅里放满了羊肉，白色的清汤
上下起伏吸引着戏台下吃货的眼神，金黄的油糕
码在冒着热气的油锅上散发出清香，来往的观众
没有几个不垂涎欲滴吧？西边已搭起了几个游乐
场，“空中飞人”旋转着把孩子“运”到天空，一阵阵
惊呼声从我耳边掠过。这热闹场景，绝不亚于欧
洲足球赛场，大戏尚未上演，人们快乐的神经已得
以满足、得以陶醉！

蒲剧震耳欲聋的乐器声响了起来，《秦香莲》
终于现身舞台，演员一招一式韵味十足，一字一板
节律有致。我是十足的剧盲，观赏了一会便又来
到热闹的大街上。

我当然不会无所作为地闲溜一趟，无论如何
也要买些东西，让自己的内心觉得没有枉来一
回。走出戏台向西不远，一群人围着一个摊点不
知在买什么，凑近一看，一块大大的广告布上印着
一群羊，下面写着——正宗青海绵羊肉。大家你
三斤我两斤地催促着那个满脸油光的师傅拿刀给
自己切割。我对购物是个门外汉，但根据几十年
经验，大家都在买的东西一定错不了。我没问价
格，一个箭步，高喉咙破嗓地喊道：“给我割块。”至
于价格，这里每斤二十三元，农贸市场肯定三十元
以上了，这不省大发了？

回家的路上，碰到发财，只见他电动自行车上
挂满了购置的物品。见我他停了下来说：“老弟，
以前家里穷，什么都买不起，现在一切都补上了，
想买什么买什么。现在的人啊，真是太幸福啦！”

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泻在院中，晚上，妻子开
始炖羊肉，锅开了，慢慢地，慢慢地，羊肉的香味充
满了屋内，飘向了院子里、大巷里……

也只有在这样的好时代，古会才能演绎出了
不同以往的人间喜剧，人们则在这样的场景里祈
求着平安，体悟着乡愁，感受着幸福，数说着岁月
的变迁。

上 古 会上 古 会
■■雷中伟雷中伟


